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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点一线”到“诗与远方”

2023年，年轻夫妻小潘和小丁回
到上海的家时，日历撕去的那一页还
停在2019年的10月10日。

窗边落了层薄灰，日历纸边缘也
已泛黄。打开柜子，看见满满当当
的衣服、整齐排列的游戏光盘，夫
妻二人有些恍惚，心里盘算着怎么处
理掉。

“当数字游民久了，过惯了轻车
简从、说走就走的日子，反倒不习惯

‘买买买’了。”丈夫小丁说。
此时，距夫妻二人离家已经整整

3 年半了。之前，他们一个是知名咨
询公司研究员，一个是互联网公司的
UI 设计师。后来，夫妻俩做了一个
大胆的决定：双双辞职，开始环球旅
居。在危地马拉约 4000 米高的火山
顶，轰隆隆的岩浆声伴着他们入眠；
在一片橙色的万寿菊海里，与天南海
北的人共度墨西哥传统节日“亡灵
节”；在泰国清道的竹屋里，感受椰
风、晚霞，还有满院的向日葵花……
生活骤然改变，从城市的“两点一
线”，变成了“诗与远方”。

一 个 现 实 的 问 题 是 ： 钱 从 哪
来？“从‘网上’来。”妻子小潘对记
者说。

“我们一边旅游一边工作，小丁
在网络上做设计师，我则在网上寻找
自由撰稿机会，我们还建立了名为

‘游牧夫妻’的自媒体账号。旅行途
中，打开电脑、架上小灯、带上降噪
耳机，就可以移动办公。”小潘说。

小 潘 和 小 丁 是 典 型 的 数 字 游
民。简单来说，数字游民泛指不受
固定地点限制，可以通过互联网和
数字技术进行远程工作的群体。为
了能够“自在游牧”，数字游民主动
放 弃 对 传 统 办 公 室 工 作 模 式 的 依
赖，程序员、插画师、远程翻译、
自由撰稿人……各式各样的职业都
可以在网上生存。据估算，到 2023
年底，中国大陆地区的数字游民和
潜在数字游民人数大约在 7000 万到
1亿人之间。

数字游民，为啥这么多？
一 是 劳 动 工 具 的 升 级 。 有 网

络 ， 就 能 传 输 通 信 ； 有 电 脑 ， 就
能打字办公；有“云空间”，就能存

储……数字化使移动办公不再是梦。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 12 月，中国网民
规模已达 10.92 亿人，5G 基站总数达
337.7 万个，新时代的“游牧”已从“逐
水草而居”，变为“追信号而行”。

二是经济趋势的变革。据测算，
2022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规模
约为 3.8 万亿元，灵活用工市场规模
已突破 1万亿元。网络众包、在线零
工、自主经营体等新职业类型不断涌
现，人的时间和技能也可以通过网络
共享，实现“人人服务人人”。

当然，“数字游民热”背后，还
有生活理念的变化。

“工作后我和爱人压力很大，我
的免疫系统出了毛病，耳朵和眼睛总
是发炎。终于有一天，我们想停下
来，趁年轻出去看一看，探索不一样
的生活。”谈及成为数字游民的原
因，小潘如此告诉记者。

“拒绝 KPI （关键绩效指标） 和
内 卷 ”“ 不 想 当 大 企 业 的 ‘ 螺 丝
钉’”“追求‘诗与远方’”…… 很
多数字游民都有同样的动机与感受。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沙垚认
为，数字游民群体厌倦固定工作，由
于其掌握某项特定技能，拥有对垄断
大平台的逃离和协商的能力，从而踏
上灵活办公的游牧之路。

如今，数字游民正在全球范围内
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据报道，日
本、西班牙、爱沙尼亚等国已推出

“数字游民签证”，吸引更多外籍人士

长期旅居。越来越多人跳出单一的生
活模式，利用网络实现个人的自由
发展，在工作与休闲之间保持动态
平衡。

成为“数字乡民”

在浙江省安吉县溪龙乡横山村，
有一座废弃厂房改建的特殊建筑：这
里墙体斑驳，木梁裸露，颇有工业的

“拙感”；窗外满目青翠，一垄垄绿油
油的茶树和一块块齐整整稻田，又带
来大自然的清新。仔细看停车场的车
牌，沪、苏、浙、闽、赣、蒙……方
寸之地，车辆竟来自五湖四海。

这里是中国首个专门针对数字游
民的社区——DNA 数字游民公社。
社区大厅有一面墙，贴着上百张入住
游民的资料卡，大家彼此以网名相
称，汇聚了设计师、程序员、摄影
师、自媒体人等各色职业。

“DNA 是 co-living （共享居住）
和 co-working （共享办公） 的结合
体，这里设计更像一个扁平的广场，
而非狭窄的楼房，为数字游民提供一
个自由、松弛、有机的社区氛围。”
DNA数字游民公社主理人梭梭介绍。

如果说，曾经，大理、景德镇等
知名旅游城市才是人们心中“诗与远
方”的化身；那么如今，浙江安吉、
河南光山等县城乡村“异军突起”，
涌现出不少数字游民线下社区。一个
床位一天只需几十元，数字游民便能
在“绿水青山”间解锁“潮工位”。

“一开始我们心里也打鼓，过惯
了精致生活的数字工作者，真的会选
择 来 一 个 小 村 庄 吗 ？” 梭 梭 记 得 ，
DNA 公社发出内测邀请的第一晚，
团队中有人甚至担心得一夜无眠。没
承想，公社的邮箱叮咚叮咚响个不
停，不断有数字游民发来邮件期望入
住 DNA。从组装第一辆自行车、第
一次集体包饺子、第一个跨年篝火
夜，再到自发组织骑行、桌上的零食
角、成立的木工小组……一个同频同
好的数字游民社区在DNA逐渐形成。

“在 DNA，所有的活动都是数字
游民自发组织的，我们从不刻意设
计，只是提供一个土壤，一切便会自
由生长出来。”梭梭表示，自由而温
情的社区生态可以帮助线上工作者弥
补人际交往的缺失，让数字游民减少
孤独和焦虑。

乡村之于数字游民，不只是休憩
的“后花园”和消费的“背景板”。
在河南光山数字游民基地，运营团队
组织了 40 余场乡村产业对接活动，
有机稻米、小龙虾等当地特色农产品
得到推介；在浙江安吉，数字游民也
为当地白茶品牌升级贡献了许多“金
点子”，借助这股东风，当地衍生出
乡村咖啡馆、音乐酒馆、窑烤面包店
等丰富的配套产业……越来越多的

“数字游民”变身“数字乡民”，激活
了乡村发展的一池春水。

沙垚认为，“数字游民”概念虽
然是一个舶来品，但在中国已经过本
土化调试。许多数字游民基地从乡村
孵化，探索出兼具城乡要素的融合式
生产生活新方式，为解决青年入乡的

“最后一公里”问题做出了有益尝试。
“DNA选址在安吉，就是吸引更

多有知识、有技能的数字游民来到乡
村；我们希望留给乡村的不只是一堆
钢筋混凝土，而是有人气、有生命力
的社群。”梭梭说。

有惬意也有隐忧

生活有晴便有雨。当然，数字
游民的日常也不全是惬意的“诗与
远方”。

来自河北的小张原来是某互联网
大厂的产品运营，后来辞职当一名
自媒体博主。最近，账号新发的帖
子曝光率下降了不少，这让她失眠了
好几晚。

“感觉自己每时每刻都在操心更
新、接商单、粉丝互动这些事儿，虽
然辞职了，但我好像还有追求效率至
上的惯性。”小张说。

和她一样，许多数字游民都感觉
自己更忙了，虽然没有固定的“上班
时间”，但也因此没有了明确的“休
息时间”。《中国睡眠研究报告 2024》
指出，互联网数字工作者的办公地
点、时间、方式相对灵活，工作与生
活界限不清晰，不同程度涉入互联网
的职业群体，每晚平均睡眠时长在 8
小时及以上的比例均低于50%。

同时，数字游民在游牧过程中，
还需要更多心理关怀。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姚建华认
为，数字游民很可能有更多的孤独
感。他们虽然也会在线下社区中建立
联系，但往往只是因为一个活动而暂
时产生交集。这种“事缘型”交往模
式呈现出“接入—拔取—再接入”的
特征，形成“U盘式”人际关系，而
不是一种长期稳定的情感连接。

数字游民可能承担更多的“不
确定性”。在豆瓣、小红书等社交
媒体上，关于数字游民点击率较高
的帖子，大部分都与就业机会和财
务收入有关。不少人在“月亮”和

“六便士”之间摇摆，享受自由游
牧的同时，也忍不住焦虑下一份工
作在哪。

“我们常常在朋友圈分享生活的
‘高光时刻’，比如住进精美的民宿，
游览各地美丽的风光。但其实，不上
班不代表不工作、不熬夜；世界变化
太快，我们也会有不安全感，不知道
下个月到底能赚多少钱。”小潘向记
者坦言。

当了 4年数字游民之后，夫妻二
人逐渐有了新的认识。“也许有些网
上的视频会把数字游民的生活包装得
时髦又华丽，但其实，没有所谓的
完 美 生 活 ， 并 不 是 说 当 了 数 字 游
民，原来的问题就会自动消失。”小
潘认为，游牧人生是一段再教育的修
炼之旅，最重要的还是在拥有各种可
能性的海域中，找到属于自己人生航
程的“锚”。

如今，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
关注数字游民的生存状况问题。广西
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丽平呼吁，
针对数字游民组织化程度低、社会保
障弱等问题，可以成立行业协会帮助
个人维权，同时在法律层面明确劳资
关系认定标准，保障远程工作者劳动
权益。

采访时，小潘和小丁夫妻二人正
在尼泊尔徒步。“当数字游民最大的
收获是什么？”记者问道。

“当数字游民也好，找稳定工作
也罢，无论你选择哪一种生活方式，
最重要的就是享受当下，感恩自己所
拥有的。只要如此，我相信最普通的
时刻也会闪闪发光。”他们说。

“成千上万的人会卖掉他
们的房子，去拥抱一种通过互
联网创造收入、在全世界移动
套利的全新生活方式……”

上世纪90年代，日立公司
前首席执行官牧本次雄提出一
个大胆预测：未来，人们在线
办公，就业地点不再受限。有
时在草木葱郁的山间，有时在
阳光明媚的海边，人们跳出格
子间的禁锢，成为数字游民，
像古老的游牧民族一样在全球
自由地流动。

彼时，互联网方兴未艾，这
一畅想似乎还带有科幻色彩。20
多年后的今天，这一幕已然照进
现实——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泰国普吉岛等地的咖啡馆里，
各种肤色的人抱着笔记本电
脑远程办公；在国内的云南大
理、福建泉州、海南陵水等地，年
轻人一边纵情山水，一边“在线
上班”……

据统计，2022年全球数字
游 民 数量 已 达 到 3500 万 人 ，
预计到 2035年这一群体规模将
超 10 亿人。人们为何选择成
为数字游民？ 这到底是怎样
一种生活方式？记者对此进行
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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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DNA数字游民公社的人们在展示手工制作的木船。
DNA数字游民公社供图

▼小潘和小丁在位于巴厘岛的共享办公空间工作。

▲小潘和小丁在位于四川省成都市的地瓜社区共享工位办公。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受访者供图

DNADNA数字游民公社的露营草坪数字游民公社的露营草坪。。 DNADNA数字游民公社数字游民公社供图供图

“真没想到我们小小的民间社团，还
能体验到这么好的舞台！”站在重庆市合川
区滨江公园的“三江大舞台”上，67 岁的
旗袍社成员彭兴碧高兴地说。

舞台上，社团成员们踏歌缓步，尽显
传统服饰独特魅力。舞台周围，嘉陵江水
波光潋滟，百里滨江公园内繁花似锦、绿
树成荫。

合川地处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汇
流处，拥有江在城中、城在江中的独特山
水城市格局。近年来，当地利用全区公
园、商业街区和各类文化场所，在城市发
展的好地段、生态环境宜人的好地区，嵌
入以“三江大舞台”为代表的群众性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江大舞台”不只有一处舞台，而
是广泛分布于会江楼广场、文峰古街、钓
鱼城古战场遗址等，合川在城区繁华地段
为群众搭建文化活动设施，并免费配备
演出活动所需的舞台电源、音响、道具
等设备。

“过去群众的文艺活动以自发组织的广
场舞、坝坝舞为主，部分文艺社团和艺术
爱好者缺少展演舞台，更少有群众参与的
演出机会。”合川区文联主席李卫明说。

如今，“三江大舞台”已成为合川老百
姓文化生活的一张名片。“本月萨克斯乐团
预计有三场演出，欢迎市民朋友到场观
看”“下周末展演单位为合川区汉服协会，
将表演汉服快闪、汉服走秀等项目”……
透过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文艺活动被更多
人知晓。目前，合川区活跃在“三江大舞
台”上的民间社团有 16家，涵盖音乐、舞
蹈、戏曲等多种形态，一到演出时段，自
发前来欣赏表演的群众络绎不绝。

“‘三江大舞台’是一个属于群众的
舞台。”合川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达明说，合川区将进一
步升级“三江大舞台”特色文化活动阵地，不断扩大优质文
化资源的群众覆盖面，用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城市文韵，让更
多人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

（据新华社电 记者周闻韬）


